





















  王斌命案：施寿（34 岁，龙溪人）向王斌（42 岁，长泰人，耕种）“借用铜钱140 文未还”，
王向施讨钱，引起争执，王被打死。[1] 
  蔡拱命案：蔡享（31 岁，同安人，佃种度活）为“无服族叔”蔡拱（32 岁）代赊灯油、猪











能稍微较好一些，其余都是贫民。从欠钱的数量来看，最多不过 300 文，少的只有 50 文。根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  李吉命案：李吉（25 岁）曾将棉被一床寄存谢阵（29 岁，诸罗人）家中，李吉到谢家讨取，
当晚在谢家留宿，与谢阵及其表甥毛妈生（23 岁，龙溪籍，在台生长）三人共床，李吉素与毛妈
生有奸，当晚二人行奸，受到谢阵喝骂。次晨谢李二人互骂动武，谢以尖刀刺李,李伤重殒命。[7] 
  郑珍案：郑珍（45 岁，南安人，开裁缝店），邻居林连有童养媳周贵娘（11 岁），到裁缝店
玩耍，年幼无知，被郑珍诱奸。[8]  

















  二、一年后，先还定金五两（张东等乾隆六年三月入 ，李锦在七年二月先还一半定金）。“尚
余五两约俟散廍时给还”，即在一个榨季结束时还清。 
  三、其所以需要定银，是因为“台湾糖廍雇工人多，若有定钱才许入廍，不至混争。”可见
要取得入廍佣工的资格必须先付得起定金，张东能够同时付出二十两是相当不容易的。   
  四、工资按糖水多寡而定，“若有二十桶糖水，算银一两一钱六分给他”。说明当时台湾糖廍
已经实行计件工资。 







个标准规模的糖廍，早在清初《台海使槎录》就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每廍用 12 牛，日夜硖蔗，另 4
牛载蔗到廍”。所用工人有糖师、火工、车工、牛婆、剥蔗、采蔗尾、看牛等共 17人。直到清朝
末年，据《安平县杂记》所载，糖廍一张，用牛 9～10只，工人 11 名。可见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
台湾糖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。 
四、有关田产及租佃关系的纠纷 
  （一）占耕 










其中 8 人被割下头颅（伪装受到“番杀”），陈妈生因外出得免。[14] 
  （二）逼租、绝水 
  卓勇命案：卓勇（42 岁，饶平人）佃种林元（36 岁，祖籍平和，在淡水生长）田地二甲二
分，每年约纳租谷 50 石。收割之后，卓勇未曾交租，林元前去讨取，卓勇因病不能交还，引起
口角斗殴，卓勇被打，因病脚软，跌倒撞伤，逾时殒命。这是地主逼租引起的命案。[15] 
  李足兴命案：佃户李宗租种李足兴园埔，每年纳租27 石，李宗只纳13 石，李足兴令伙计索





  （三）起佃（退地） 










  （四）抗租 
翁谅山案：翁谅山（35岁，安溪人）承耕业主王逊鸣田园，9 年来从不交纳租息，共积欠糖
租 14400 斤，谷253 石。王讨租，翁不还，王要退佃，翁不肯。翁邀集佃人、工人共6 人，等待
王路过，将王拉下马，殴伤田主、工人，抢夺行李，并将田主强拉至家，“勒令让免租息”，因其














  陈显盗案：陈显（晋江人，游民）与工人方应同乡，方应曾被蔡山殴打，陈显邀集 7 人，打




殿家，盗牛 2 只，陈殿被打伤殒命。[23]次早将牛卖得番银 24 圆，三人平分。 
潘厂命案：康启（24 岁，在台湾生长，不知原籍）看见潘厂（13 岁）牧牛，四下无人，起







番银。当年番银和钱的比价，大约是一圆番银等于 600 文钱[26]。番银 1 元等于纹银7 钱。一头牛
约 12 元，等于 8 两 4 钱。按一石米 1.5 两计算，一头牛的销赃价不及 6 石米。当然这不是正常






  陈诰命案：陈诰曾将包袱寄存在李敖家，多次索讨，引发争执。李敖邀集李同等8 人，打死
陈诰。李同贿买李熊顶认真凶，许给番银 50 圆，李同又向代理县官的“管门家人”翁元行贿，
如能将李熊顶凶，愿送番银 500 圆。翁元答应若送番银 500 圆，可以改为“斗殴”，从轻发落。
后来翁元被捕，“所诈番银500 圆实系我一人花用，本官同幕友委无知情、分肥情事”。实际上，
这 500 圆相当于 5 个种地工人一年的所得。[27] 
  何挺泮案：何挺泮（广东镇平人，刻字为生）私刻“关防”和县印，伪造“义民札付”7 张。
与罗永宁议定每张卖番银 40 圆，已经骗得番银 65 圆。[28] 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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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、23 册 9802 页、32 册 14072 页、22 册 9237 页。 
[6] 王世庆：清代台湾社会经济，联经出版公司，1994 年，79 页。另据福建巡抚余文仪乾隆三十七年十一
月二十一日奏折，叶恺贩卖槟榔，被刘三才欠钱 15 文，导致叶恺被杀，这是最少的钱导致的命案。奏
折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。 
[14]《宫中档乾隆朝奏折》，第一辑 28 册，故宫博物院，1982 年，34 页。 
[16][18]《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》（上册）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，中华书局，1979 年，
121 页、122 页。 
[17] 《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》下册，626 页。 
[26] 乾隆二十二年黄绍忠命案中有这样的记载：7 圆番银买了3 匹布，剩下 4圆，将 2圆换了1200 钱。（同
[1]227页。）又乾隆二十九年银一两约换七、八百钱；道光元年噶玛兰谷价每石番银 1 元，约全纹银7
钱；每石米纹银一两四钱。（王世庆：《清代台湾社会经济》，联经出版，1994 年，75～76 页。） 
[27]同[1]363 页。又见钟宽伯命案：粤人钟宽伯等种地为生，结伴 9 人，携带行李回籍。林权素无恒业，
纠集 19 人行劫，杀死钟宽伯，打伤林虔芳等 8 人，劫去番银 1164 圆（同书 372）。这说明种地为生的
工人9 人，每人每年所得大约 100 圆，因为1164 圆中，可能有同伙托带回籍的。可见，“管门家人”诈
取的番银，相当于 5 个工人全年的所得。 
